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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一）沐浴



粉紅色的紗窗，精緻的繡床，一位身著淡綠色衣衫的女子坐在梳妝台上精心修飾細長的眉毛。



銅鏡中的她柳葉彎眉，水靈靈的眼睛似乎蘊含了萬般風情，圓圓卻並不顯得臃腫的臉蛋，俏麗的鼻子微微有些鷹鉤更讓這張俏臉多了些靈動，這女人無論放在何時都是禍國殃民的級別。只是，此時似乎有些心事，眉頭輕蹙，潔白如雪的手腕也在空中停住了。



吱呀一聲門響了，一個穿紅衣的丫鬟閃了進來。



「小姐。」這丫鬟有些氣喘。



「蘭兒，妳還是風風火火的，就不能有點穩妥樣，那個小乞丐怎麼樣了？」梳妝台前的女人問道，她聲音甜甜的，雖然是責備卻也帶著些關切。



「妳偷偷攢下來的食物我都給他了，這幾天應該是餓不著了。」蘭兒回答道，那女子聽她這麼說顯然鬆了一口氣。



「小姐，這樣做蘭兒怕老爺會怪罪，府裡的存糧也不多了？」蘭兒鼓起勇氣道。



那女子聽了蘭兒的話一愣，隨即放下手中的眉筆轉過身來，臉上的神色也變得嚴肅起來。



「蘭兒，俗話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等事不遇上則罷，既然碰到了又怎能無動於衷，老爺那裡自有我來擔待。」這女子正色道。



「小姐。」蘭兒垂下頭來。



「小姐，我今天聽虎子說了件新鮮事，是關於小姐的。」蘭兒懊悔了下隨即眼睛一轉說道。



「什麼事讓蘭兒也上心了。」這女子似乎忘卻了剛才的不快。



「小姐上次和老爺一起去犒軍，守城的軍士都說小姐是觀世音菩薩轉世，暗地裡都叫小姐『菩薩夫人』。」



「蘭兒，妳該不是為了討好我現編的吧，小心冒犯了菩薩，阿彌陀佛。」



「才不是，不過蘭兒覺得還是不做菩薩的好，要不是妳每逢災荒都在睢陽城裡設粥廠，把舊老爺都設窮了，舊老爺怎麼會急著把妳嫁到新老爺這裡。」蘭兒撅著嘴說。



「什麼舊老爺新老爺的，一個是我爹爹，一個是我夫君，蘭兒妳怎麼也學會嚼舌根了，是不是看我不敢罰妳。」



嘴裡呵斥，女子心中卻在暗暗思量。睢陽守城的官兵大多是本地子弟，這些年自己也算多行善舉，這些人暗地裡感激自己也是可能的，這蘭兒並沒有說謊。只是，這小丫頭又怎能理解自己的苦心，父親是本地最大的糧商家裡也殷實，十里八鄉妒忌的人也不在少數，加上商人本沒有什麼地位，若不多行善舉難免會落得個為富不仁的名聲，一旦有事沒有幫扶整個家也完了。自己能嫁給一個將軍做妾，也可以讓家人多個靠山。



只是，最近叛軍圍城甚緊，父親差不多把家裡所有的糧食都捐了出來可仍不夠用，夫君最近了愁眉不展，想是在為糧食發愁。



「小姐想什麼的，是不是想老爺了，說起來老爺很寵小姐，小姐嫁過來之後老爺差不多天天招小姐侍寢。」蘭兒故作神秘的說道。



「死丫頭。」女子的臉上泛起一陣紅暈，她對自己的容貌向來有信心，卻知道緊守本分，自嫁過來來以後，一直中規中矩，夫君似乎對自己也很滿意。



「老爺有請婉婷夫人。」這叫婉婷的女子正要發火外面傳來一個丫鬟的聲音。



「小姐，老爺想妳了，而且，現在天色已經不早了。」蘭兒打趣道。



「死丫頭，回來在收拾妳。」蘭兒開了們，婉婷整理了下儀態跟著前來傳話的丫頭匆匆而去。



「老爺。」婉婷來到書房，一個渾身沾滿鮮血的男人正坐著閉目養神。



「老爺，賤妾伺候老爺沐浴更衣。」這幾天男人一從城牆上下來便是這個樣子，這項工作也一直都是婉婷在做。



婉婷指揮下人忙開了，不一會男人便泡在熱騰騰的木桶裡，而婉婷則細心的幫他洗去身上的血污。



這是自己的男人，他的身體好精壯，一直手輕輕觸到男人結實的肌肉婉婷不由的臉有些紅。這幾天他尤其的威猛，而且喜歡從後面，每次都把人整的……，婉婷心中一蕩竟失手把木瓢掉進桶中，男人睜開了眼睛。



「賤妾走神了，還請老爺責罰。」婉婷一驚，臉上的紅暈還未褪去，跪在地上低下頭有些害怕的道。



此時的婉婷只穿了貼身小衣，給男人沐浴難免粘上寫水漬，絲製的衣服緊貼在身上，春情氾濫下兩顆熟透了的櫻桃傲然挺立，短短的褻褲還不到膝蓋絲毫遮不住她大腿誘人的曲線，可是她絲毫不知道此時的自己有多誘人。



男人的眼中精光一閃，喉嚨裡低吼了一聲從水桶裡跳出來吧她按在水桶上，一陣絲錦破裂的聲音傳出，婉婷薄薄的褻褲也被扯去。



煙霧繚繞的房間裡，一個身材近乎完美的女人趴在沐浴的木桶上，上身若隱若現，俊俏而肥實的屁股完全暴露出來，修長的大腿無力的張開，兩腿之間神秘的私處早已泥濘不堪。



「唔。」男人佈滿青筋的陽具舉了起來，雞蛋大的龜頭正對著婉婷粉紅色的肉縫，握住婉婷兩瓣白皙肥大的屁股，男人腰部一挺整個分身沒入婉婷的身體。



從來沒有經歷過這仗勢的婉婷頓時感到一輪無邊的快感襲來，她甄首微抬，誘人的紅唇間吶出一聲淒婉的呻吟，嬌嫩的陰部反射性的緊緊夾住那根入侵的東西。



婉婷的反應顯然激起了男人的性慾，握住婉婷的雙腿，衝擊，衝擊，婉婷的叫聲一聲比一聲急促，一聲比一聲誘人。



終於，木桶上的女人玉體輕顫，身體像篩子一般抖動起來，她竟是瀉了身。



男人從婉婷的身體中退了出來，這個女人娶回來兩個多月來在這方面一向表現的很羞澀，連叫大點聲生都不敢。沒想到今天居然如此敏感，有些興奮的看著婉婷兩腿間向外翻開的陰唇間不停的向外流著愛液，一股暴虐的情緒從心頭升起，順手抓起旁邊一根頂端圓圓的短木棍插了進去。



「啊。」被刺激到的婉婷身體不由自主的弓了幾下，雪白的屁股上下擺動了好一會才停下來。



「賤妾沒能讓老爺盡興，賤妾。」



婉婷轉過身來，沒有老爺的命令，她不敢抽出那根仍在向下流淌這淫水的短棍，反而緊緊的夾住它。



看到老爺仍舊猙獰的分身，似乎下了極大的決心，婉婷跪下來，纖纖素手握住男人猙獰的凶器，似乎猶豫一下，兩片嬌艷的紅唇含了上去。



被一個溫暖的腔體包裹住，男人的分身猛的顫抖了幾下，讓本就不熟練這陣勢的婉婷手忙腳亂。



巨大的陽物從口中跳出頂在她迷人的臉上，紅著臉捉住那東西從新放進嘴裡，婉婷的腦袋忽然被兩隻大手抱住，一股大力襲來，那東西一直刺入到喉嚨深處。



男人這樣抱著婉婷的腦袋抽插，有點窒息的婉婷兩手無力的揮舞，也不知過了多久婉婷終於擺脫噩，反射性的癱軟在地上咳嗽。



男人並沒有打算放過她，他把浴桶的蓋上，抱起婉婷柔若無骨的身體放在浴桶上。



「叉開腿來。」



「是，老爺。」



仰躺在木桶上的婉婷羞得轉過臉去，微微顫抖的兩腿慢慢張開，呼吸卻急促起來，就連插在私處的木棒也不時的抖動。



「啊。」婉婷的驚叫聲中男人猛的把木棒插得更深一些，婉婷的兩腿也不由的分開。



眼睛中閃著獸性光芒的男人手拿著木棍在婉婷私處橫衝直撞，瘋狂的似乎要把她這裡徹底搗爛，婉婷羞恥的發現自己的身體竟扭動著本能的迎合這根東西，私處不停滲出的愛液更激發了男人的獸慾。



沒過多久，婉婷感到那根肆虐的木棍似乎離開了自己的身體，可她反而覺得空蕩蕩的很難受。



「老爺。」婉婷正過臉來，看到自己老爺正直盯盯的看著自己，卻絲毫不知道此時的自己緋紅的臉頰，起伏的胸部，端是媚眼如絲。



「唔。」老爺壯碩的分身再次闖進來，婉婷頓時感到身體又被充滿了，她揚起脖子發出一聲滿足的呻吟。



房間裡煙霧早已散去，婉婷雪白的肉體躺在木桶上，兩腿分開在兩邊被男人高高舉起，迷人的腦袋在男人的抽插中漸漸劃過木桶的邊緣向外揚起，天鵝般修長的脖頸搭在木桶邊緣。



飽滿圓潤的胸脯喘息著，隨著男人的衝擊前後移動，兩條白玉般的手臂垂在木桶兩面，兩隻小手無意識的張開握住。



女人的喘息聲夾雜著尖尖的短促的呻吟，男人的低吼，肉體碰撞聲，淫靡的氣息在整個房間蔓延開來。



「老爺，你找蘭兒。」男人穿著長衫坐在書房裡，他臉上帶著微笑，溫文爾雅絲毫不像一個統領千軍萬馬的將軍。



「蘭兒，妳家小姐一時身體不適在裡間暈倒了，妳去幫幫她。」男人放下書道。



「是，老爺。」小姐這幾天身體很好啊，蘭兒有些疑惑，不過她還是匆匆走進去。



「啊」，蘭兒差點驚叫起來，圓圓的浴桶上躺著一個身體成大字型張開的女人，女人叉開的兩腿之間向外冒著不知名液體的私處還插著一根短短的木棍，而這個女人不是她家小姐又是誰。





（二）決斷





燭光輕輕跳動，婉婷坐在床沿上有些拘束，七月的天氣很熱，她只穿了件薄薄的淡綠色紗衣雪白的肌膚若隱若現。



「老爺，今天，今天婉婷太失禮了。」



「婉婷。」男人托起婉婷低垂的下巴。



「妳是不是被我嚇到了，我自己也知道今天失控了，這些天，一閉眼就看到殘肢斷體和兄弟們臨死前絕望的眼神，叛軍的攻勢越來越緊，城裡的糧食已經不夠吃了，所有的擔子都壓在我身上。是我神經繃得太緊才會在妳身上發洩出來。」



「老爺！」婉婷眼睛有些朦朧。



婉婷在身後摸索了一陣拿出一樣東西，赫然正是沐浴時插在她下體的那根短木棍。



她紅著臉將木棍遞給男人，在男人疑惑的目光中她爬上床翹起屁股，兩腿間粉紅的肉縫頓時露了出來。



「如果這樣可以讓老爺舒心，婉婷心甘情願給老爺發洩，而且，而且，婉婷喜歡老爺那樣。」婉婷的聲音說到這裡已經幾不可聞，鼻息也粗重起來，蜜穴中不由的流出些汁水來。



波茲一聲，男人把木棍插進婉婷體內卻並沒有繼續玩弄她氾濫的私處，而是扶婉婷坐起來。



以為是自己吸引力不夠，婉婷憂鬱了下，紅著臉把肚兜解下來，又悄悄的叉開兩腿，綠紗衣根本遮不住她飽滿的玉兔，神秘的私處一根圓圓的木棍微微顫抖。



「婉婷。」男人吸了口氣平息自己的慾望。



「老爺。」婉婷的聲音異常嬌媚動人。



「老爺今晚想求妳一件事。」男人說到這裡忽然跪在婉婷面前。



「老爺，這怎麼使得，有什麼事賤妾一定答應，老爺這是這折煞婉婷了。」婉婷連忙去扶，男人巋然不動。



「婉婷，妳是我所見最美的女人，自入門，不妒不爭，盡心盡責，能夠娶到妳是我前世修來的福分。」



「老爺！」婉婷不知道男人為什麼會說這些話。



「叛軍圍城已經幾個月了，守城的士兵最近每天只能分到半天的口糧，今天巡城的時候，王彪，多好的戰士沒有死在戰場上，居然是活活餓死的。」



「老爺，賤妾家裡。」



「我知道，難為妳了，沒有妳父親送來的糧食怕是現在已經城破了，聽說妳家也快揭不開鍋了，我想求妳明天和我一起犒軍。」



「賤妾聽老爺的。」婉婷有些疑惑。



「婉婷，我的意思是用妳的身體犒軍，我想給將士們燉鍋肉湯，將士們已經好久沒有吃過肉了。」



婉婷聽了這話頓時愣住了，她怎麼也不會想到老爺居然是要她這樣犒軍，難道自己真的要被煮成一鍋肉湯？



「婉婷，妳不願意。」



「不，婉婷的一切都是老爺的，婉婷願意。」一行清淚從婉婷眼角流出。



「老爺，能不能最後憐惜婉婷一次。」



男人輕輕把婉婷按到床上，透過薄薄的綠紗衣，婉婷兩隻飽滿的乳房微微向兩邊翹起，平坦的小腹下面黝黑的神秘地帶還插著根濕漉漉的短木棍。



如此動人的尤物明天居然要變成一鍋肉湯，還是自己一手促成的，男人心中一陣暴虐，那木棍被他一掌拍進婉婷體內。





（三）犒軍





睢陽城頭，守城的軍士興奮的看到將軍領著「菩薩夫人」巡城，上次夫人來犒軍的情景他們記憶猶新，夫人帶來的那些精緻的點心許多人幾天都捨不得吃。只要想想這天仙般的夫人朝自己點頭微笑，守城時頓時精神百倍。



在眾人的注目下，將軍和夫人登上城樓。



幾個月的堅守，將軍血染的征袍，高大的身影矗立在城樓自有一份威嚴。



一身素衣的夫人和往常一樣帶著溫暖人心的笑容，她倚在將軍的身旁如一朵盛開的白蓮。



「眾位將士，眾位兄弟，你們忠心為國，誓死保衛睢陽，可是我們缺糧已經很久了，兄弟們餓著肚子守城，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肉割下來來給兄弟們吃，可我是一軍主帥，不能這樣做，古時有曹操割發代首，今天我的小妾婉婷願意用自己的肉代替我犒軍。」將軍的生音依然鏗鏘有力卻帶著一絲無奈與不甘。



「不能啊，夫人的肉我們不能吃啊！」許多軍士跪地大哭道。



「各位忠勇守城的將士，能不能聽婉婷說句話。」感受到這些質樸的士兵對自己的尊重，婉婷的心中一陣感動，她知道自己必須說些什麼。跪地的軍士聽到婉婷的話都暫時止住哭泣。



「婉婷乃是一個婦道人家，但也是大義，各位將士死守城池是為保大唐百姓平安。婉婷一個弱質女流不能助各位守城，留下卻要耗費本就不多的糧食，今日各位吃了婉婷的肉卻可以不再奮勇殺敵時忍饑挨餓，這也算是婉婷為睢陽做的貢獻。婉婷雖死無憾，還望各位將士死守城池多殺叛軍，也不枉婉婷的一片苦心。」



「王勇。」



「將軍。」



「把我的這個小妾剁碎了給眾位將士煮上一鍋肉湯。」將軍說著話卻卻扭過頭去。



「夫人，上路了，王勇的刀很快。」



有些出神的看著傲立在城樓上的將軍，婉婷輕輕褪掉長袍，為了方便處理，她今天裡面什麼都沒穿，傲立的雙峰，纖細的腰肢，修長的大腿，完美的身體在朝陽的照射下像被鍍上一層金光。只是沒人注意，她濃密的恥毛上掛著幾滴閃閃發光的液體。



一眾軍士有些失神的看著城牆上的女神跪下，美麗的頭顱微微低下，修長的脖頸顯得格迷人。



胸部傲然挺立的乳房，微微向後翹起的臀部，跪著的夫人Ｓ型的曲線似乎有著致命的吸引力，就連手持大刀的王勇都一時愣住了。



他本是當地屠戶，前些日子為保衛睢陽應徵入伍，逢年過節婉婷家總會請他去殺牲。



婉婷是睢陽城裡出了名的美人，生性善良，知道他家裡人口多，常入不敷出，每次都讓蘭兒悄悄多打賞些錢財。



睢陽民風淳樸，王勇自然心存感激，礙於男女之防不好當面道謝卻也曾遠遠膜拜，漸漸的也產生了些朦朧的愛慕，也有不少次春夢中與這位小姐相遇。



只是兩人差距太大，這王勇就連遠遠的看到美麗的婉婷都感到自慚形穢，在他看來也只有將軍這樣的人物才能配的上婉婷夫人。



如今這個個曾經讓他可望而不可及的佳人赤身裸體的跪在他的面前，完美的身體讓他不敢逼視，微風輕輕拂過她的身軀，幾縷長髮隨風飄起，初為人婦的她還帶著少女的羞澀和少婦的嬌羞。



美麗的夫人眉頭微蹙，臉色有些潮紅，似乎忍受著不知名的痛苦，順著腰部美麗的曲線看去，她雙腳上白皙俏麗的臀部輕顫著。



王勇不由的心中一陣暴動，一股熱氣從腹部竄起，他有種想當下把這女人壓在身下蹂躪的衝動，這中想法讓他羞愧難當。



善良的婉婷夫人為了守城官兵寧可犧牲她的身體，自己卻在此時禽獸不如的對她的肉體產生非分之想。



「動手吧，記得你在我家殺豬的時候手藝很好，就按你殺豬的方法處理吧。我帶了些香料和調料，你能把肉湯做的更美味些也算念著我當初的好了。」婉婷的聲音有些微微顫抖，不知是不是幻覺，王勇似乎覺得夫人的聲音似乎夾雜著些喘息。



壓住心頭的衝動，王勇鬼頭大刀高高舉起，一陣刀光過後婉婷美麗的頭顱落下，脖頸處一股鮮血噴了老高，婉婷的身體掙扎了幾下倒在地上，無頭的屍體無意識的在地上抽動。



行刑的王勇似乎清楚的看到夫人的腹部用一種奇怪的方式抽動著，似乎是錯覺，一股無色的液體從夫人神秘的私處湧出。



夫人兩隻玉乳隨著身體的抽動搖擺，修長迷人的大腿不時的抖動，間或還會彎曲一下，過了一會，一股淡黃色的液體才從她下體滲出。



「夫人！」眾多軍士大哭道。



看到夫人的屍體如此香艷的在地上掙扎，王勇終於忍不住把一股濃濃的精液射在褲襠裡。



不經意間看到地上夫人微微帶著紅色的面龐，她依然眉頭輕蹙，臉上的表情說不清的誘人，只是，她輕輕佻起的嘴角，似乎看穿了自己的一切。



王勇不敢再看夫人的臉，恭恭敬敬的把夫人的腦袋擺在城牆的垛口上磕了幾個頭，其他軍士也對著夫人頭顱的方向一邊叩拜一邊大哭。



定了定神，王勇提起夫人玲瓏的兩隻雙腳，一左一右分別掛在城樓屋簷下，屍體的血液順著夫人切開的脖頸流出在城樓下面積了好大一灘。



夫人失去生命的大腿微微抖動，光潔的玉臂垂下來，胸前的乳房依然飽滿只是漸漸失去溫度，沒人注意到濃密的恥毛當中一股液體順著她平坦而光滑的小腹一直流到兩乳之間。



城樓的旁邊支起一隻大鍋，幾個軍士含淚添柴，鍋底漸漸咕咕的冒起了氣泡。



待到沒有鮮血流出，王勇把婉婷的屍體倒過來，鋒利的肉勾從婉婷緞子般光滑的後背刺入兩乳之間穿出。



不少軍士對他粗暴的行為不滿，怒目相視。



只是失去生命的夫人再也感覺不到疼痛，迷人的身體無力隨著肉勾的晃動的擺動。



一把尖刀拿在手中王勇的手心則滿是汗漬，夫人神聖的私密地帶，濕漉漉的的恥毛整齊的排列，因為死亡，夫人的陰道口敞開著，兩片粉紅色的陰唇向外翻開，上面似乎掛著一些亮晶晶的液體……



王勇忍不住用手探到那裡摸了摸，粘粘的，難道夫人死的時候………



他不敢往下想，這種想法簡直是對夫人的褻瀆。



猶豫了下，王勇他顫抖著把手中的尖刀插進夫人敞開的私處，鋒利的刀鋒正對著夫人嬌艷的紅豆，一股透明粘稠的液體順著刀身流下。



他感覺自己的呼吸急促起來，似乎插進女人身體的不是一把尖刀而是自己勃起的陰莖。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做，雖然以前宰殺母豬的時候他都從這裡下刀，可，這可是夫人，美若天仙菩薩心腸的夫人。



深深吸了口氣，王勇把尖刀向上挑去，似乎碰到了骨頭，不過很軟王勇割斷了了它，夫人的肉很嫩，尖刀像沒有遇到阻礙般剖開了她雪白平坦的肚皮，海螺般可愛的肚臍，一直切到夫人晃動的兩乳之間，緊挨著美麗的鎖骨下方。



各色內臟爭先恐後的從婉婷附中湧出，王勇首先切掉婉婷的額膀胱，那裡還有一些殘尿，膀胱不能吃，他習慣性的扔下了城牆。



子宮和切成兩半的陰道被他挑出來放進一個木桶裡，光滑的腸子被他扯出來吊在夫人身體的外面，白生生的腸子仍蠕動著冒著熱氣。



王勇不由的捧住夫人這身體最嬌嫩的東西，他忽然想去去年遠遠的看到夫人在葡萄架下進食的情景，以前他從未想到一個女人吃東西會如此好看。



他更沒想到的是，有朝一日自己竟會砍掉夫人的腦掉把夫人身體裡神秘而神聖的東西掏出來，他不知為何有種罪惡的想法，想把陰莖插進夫人的粉嫩的腸道裡攪上一通。



從裡面翻開夫人的肛門，根據他殺豬的經驗，這裡是腸子和身體的一處連接處，不過他知道這裡很髒，或許會流出大便。



切斷這腸道，出乎意料的，裡面空空的，他又找到夫人的胃顫抖著剖開來。



「夫人。」王勇捧起夫人被切下來的腸胃大哭起來，心中充滿了對剛才淫邪想法的愧疚。



「夫人已經好幾天沒有吃東西了，她的肚子裡一顆糧食都沒有。」王勇把夫人的腸胃放到首級的旁邊拜倒在地嚎哭道，將士們聽到也聲淚俱下。



「小人一定不辜負夫人的託付。」王勇痛哭了一會拿起尖刀走到夫人腹部已經被掏空的屍體面前。



用力把兩塊胸骨向外分開，婉婷的肝臟，胰臟，肺也被他取出來放在桶中，軍士們只看到他從美麗的夫人身體內掏出一件又一件東西，甚至有人在想，夫人嬌小的身軀裡是如何容納下如此多東西的。



待到一切結束，王勇拿起一把小刀，抬起婉婷的玉臂細心剔去腋毛，接著是陰毛，夫人捲曲的陰毛上似乎沾著許多粘稠的液體，難道？他恨不得狠狠抽自己兩嘴巴子，高貴純潔的夫人怎麼會在被斬首時有這種衝動。



讓軍士提來水，王勇細心一遍又一遍沖洗夫人的身體。



水已經差不多燒開了，夫人的軀體被擺成大字型，王勇拿起一隻雙手大斧，命令兩個軍士按住婉婷兩隻美麗的腳丫。



一直被過臉去的將軍轉過身來，婉婷無頭的身體擺在地上，她的身體仍然是如此迷人，自己最喜歡吮吸的乳房傲然挺立，纖細的腰肢，俊俏而肥實的屁股讓他不禁想起在她身後衝擊時的情景。



曾經容納了自己分身的私處已經被拋開，那讓自己流連忘返的甬道已經離開了她的身體，只餘下兩片孤零零的陰唇。



她又一次被擺成這樣子了，將軍不由的想起沐浴時的情景：把濃濃的精液射進婉婷體內自己感到一陣輕鬆，而婉婷依然躺在木桶上抽搐，一個衝動，自己拿起木棍插進婉婷仍然流著淫靡液體的私處揚長而去。



過了好一會還是不見婉婷出來，自己奇怪的走進去查看，婉婷居然暈倒在木桶上，她的私處仍留著自己帶給她的恥辱，現在想來她的暈倒分明是因為飢餓，而不是自己當初想的，將軍的眼圈紅了。



王勇的大斧已經高高舉起，婉婷靜靜的躺著絲毫沒有反抗也不可能反抗。



「老爺，明天被煮成肉湯前是不是要脫光，那多羞人啊，會被人笑的。」



「婉婷，既然死了就不用感到害羞了，將士們會感激妳，不會笑話妳的。」



「老爺，婉婷想被斬首，婉婷聽說斬首不痛，那個王勇手藝不錯，就他吧。」



「老爺依妳。」



「婉婷想今天晚上一直待在老爺房裡侍寢，不要趕婉婷走好嗎？」



「老爺你好厲害，婉婷受不了了。」



「老爺，你在用那個木棍弄婉婷一次，你摸摸婉婷，婉婷這裡濕了。」



昨晚上婉婷再沒有往日的矜持，索求無度，硬生生被自己幹暈了四五次。



「老爺，這是你最後一次享用婉婷了，婉婷想讓老爺永遠記住她。」這是婉婷早上以為自己還在睡著時說的，如果不是實在沒有辦法，將軍的拳頭捏緊了。



砰的一聲打斷了將軍的思緒，大斧夾著一陣風向婉婷兩腿之間劈下，骨肉分離的聲音，王勇這斧頭一直劈到婉婷腹部上方，婉婷豐滿的乳房隨著這一擊搖曳著絲毫不知道自己接下來的命運。



命令兩個軍士把婉婷屍體繼續拉開，王勇又是一斧劈下，婉婷性感迷人的身體被徹底分成兩片。



婉婷迷人的兩隻胳膊被砍下來，切成三段後連同手一起丟進鍋裡。



半片身體被翻過來，身材依然玲瓏，乳房依然飽滿，只有半片的陰唇似乎還在昭示著女人的驕傲，可鋒利的斧頭依然攜著慣性毫不留情的將它們從腰部切開。



拿起帶著乳房的上半部，殺豬的王勇忍者心中的漪念把它前後分開扔進鍋裡。



剩下的兩條大腿被吊起來，婉婷修長的大腿仍和臀部相連，柔美的曲線似乎還在向人們展示她生前的美麗，兩片分開的陰唇上還掛著幾滴亮晶晶的液體，只是它的美麗注定不能長久。



切掉多肉的臀部，婉婷大腿上的肉也被一塊塊丟進鍋裡，不一會，吊在那裡的便只剩下兩條長長的腿骨和兩隻美麗的腳丫，她最後那美麗的腳丫也被扔進鍋裡。



完成了所有工作，望著承載著這位美麗夫人的大鍋，王勇鬆了口氣，女人充滿誘惑的身體讓他汗流浹背。



城樓上，婉婷帶著微笑的首級似乎也在望著沸騰的大鍋，在那裡她的身體會變成一鍋美味的肉湯。



冒著氣泡的大鍋裡，不時有個白生生的乳房泛起還能證明這裡面煮著的是一個曾經多麼迷人的女人，太陽漸漸升高，一股肉香在城頭飄蕩開來。



或許多年以後人們會記得將軍的英明神武，會記得鋼牙咬碎，眼眶崩裂，可又有誰會記得一個女子微不足道的犧牲，恐怕就連她的名字也會漸漸成為一個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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